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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
离开山寨老家，来到甘孜师范学校读

书，心中的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我们第一
天从康定出发，第一次坐长途客车，异常兴
奋，我坐在车窗边东张西望，总想把沿途风
景看个够。不曾想上了折多山，汽车七拐八
弯就把人甩晕了，我开始“哇、哇”地吐了起
来，把车窗外面弄得很脏。中午在乾宁没敢
吃午饭，晚上晕晕乎乎地在道孚住下了。第
二天早上我服下一片同伴为我买的晕车
药，迷迷糊糊睡了一觉，中午到炉霍县吃中
午饭，我怕吐不敢吃，这时同车的一位叔叔
对我说，有时候吃饱了还不晕车，你试试
看。我大着胆子吃饱了肚子，果然下午就好
多了。汽车像一条老牛，呼哧呼哧爬上了罗
锅梁子，那位叔叔说我们到了甘孜县地界
了。这里草原辽阔，山脊像一个个硕大的鱼
背，向远方的天边延伸开去。一群群牦牛和
绵羊在草地上觅食，时不时奔跑和嬉戏着，
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牛羊，晕车的感觉
一扫而光，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里的一切。
过了罗锅梁子一路下坡，宽阔的甘孜坝子
就展现在眼前，甘孜县城终于到了。

甘孜县城分布在一条小河边上，清清的
河水叮叮咚咚唱着小曲漫不经心地向雅砻江
流去，许多鱼儿在那清澈见底的河水中游来
游去，煞是好看。川藏公路穿城而过，和县城
街道交叉的十字路口是甘孜最繁华的地方，
汽车站、百货商店、小吃店、理发店等店铺都
从这里延伸开去，商贾云集，一片繁华景象。
我们随着接站的同志来到甘孜师范学校。

甘孜师范学校建在一片较高的台地
上，地势开阔平坦，放眼望去，远处的雪山
闪着银辉，令人心旷神怡。甘孜州农村实行
了民主改革，广大农牧民子女纷纷要求上
学，各地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正需
求大量小学教师去承担教学工作。因此，州
里决定建立甘孜师范学校，1955年开始招
收第一批学员，苦于无校舍第一批学员只
好在康定中学寄读，次年秋天和我们一道
迁到甘孜就读。当时除了我们两个年级外，
还招收了几个速师班学生，这部分学生全
是具有一定藏文基础的青年，他们经过一
年的师范培训后就要奔赴各地任教，以解
决藏文师职缺乏的问题。学校正在建设中，
除了教室外其它设施都还没有建好，到处
都是乱糟糟的。几百师生一下涌入新学校，
各方面的困难都不少，学校只好边抓紧建
设，边开始行课。我们暂时住进了简易宿
舍，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我们五九级分成了五个班，我被分在一
班，这是一个藏族班。我们班主任是个高挑
个儿的青年小伙子，人清瘦，穿着一套浅色
中山装，干净利落，显得精明而又沉稳。他点
了名并编排了座位，在黑板上书写了秀丽的

“杨树森”三个字，不紧不慢地说：“我叫杨树
森，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

一阵热烈地掌声响起来，表示了我们对
他的尊敬和欢迎。待掌声平静下来，他接着
说：“我们要在一起学习生活，希望我能成为
你们的好朋友，今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
我们共同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简短
几句话，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使我们有了
一种亲切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

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甘孜”两个字，
接着说，甘孜是藏语，是洁白美丽的意思。
甘孜县城虽小，却是甘孜州北部的商贸中
心和商品集散地，在川藏北线上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

台下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学生
们都望着慢声细语说话的班主任，都在揣测
杨老师会是什么性格呢？杨老师继续说，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二、
六军团在甘孜胜利会师，并成立了甘孜县博
巴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是一块
红色福地，我们在这里求学是一件很幸福的
事情，大家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杨老师接着讲了学校的建设情况和发
展前景，强调了学校纪律和对我们的具体
要求。会后杨老师还和大家很随便地聊了
起来，使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了拘束感。

酥油茶
甘孜师范是甘孜州解放后兴办的第一

所师范学校，学生吃住国家全包，困难学生
还可以每月申请5——10元的助学金，大
家觉得真是掉进蜜糖罐里了。我没有申请
助学金，我二姐夫和亲戚给的钱加起来每
月也有5、6元，足够我用了。

学校的伙食就更不用说了，根据不同
的民族开设了回灶、藏灶和汉灶。我们是藏
族班，全在藏灶用餐。我们藏灶每周的一、
三、五中午吃肉，而每顿吃的又不一样，猪
肉、牛肉和鱼肉轮着吃。到了吃鱼肉的那一
顿，速师班的许多同学都不吃鱼肉，他们就
把鱼肉送给我们吃，可把我们乐坏了，从此
我们逐步养成了吃鱼肉的习惯。

那个年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之课
余还要参加基建劳动、体育活动和种地，体
力消耗比较大，总觉得吃肥肉才过瘾。我们
就和女同学“做生意”，我们用瘦肉换女同

学的肥肉吃，各得其所，两全其美。有一天
吃午饭的时候，一只鸟儿趁我不注意从空
中俯冲下来，把我碗中的一片肥肉叼走了，
我气恼了好一阵子。

不过也有舒心的时候，董哥家里经常
寄来腊肉和香肠，我们就在学校大厨房背
后的灶门前用一口小锅煮好，就在那里打
牙祭，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更有趣的是每周的二、四、六中午喝酥
油茶，那时甘孜酥油很便宜，每斤2.7元，我
们几个同学大家出钱买一、两斤酥油挼糌粑
吃，甭提有多香啦，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但
是好景不长，很快我们囊中羞涩，都拿不出
钱来了。怎么办呢？大家觉得无计可施。后来
发现那时没有打酥油茶的机器，每到喝酥油
茶的那天，学校请的工人从早饭后就开始打
茶，直到中午才能把两大木桶酥油茶打好。
到中午舀茶时，虽然打茶师傅把酥油茶和匀
了，木桶面上仍有几寸厚的酥油浮在面上。
这下我们找到了弥补囊中羞涩的办法。

我们几个同学中，董哥个头最高，他的
座位被老师安排在最后一排。每到中午喝酥
油茶的时间，只要值日生一喊“起立！”他就
猫着腰退出教室，跑到酥油茶桶边抓过一把
汤瓢，开始舀面上的酥油茶，我们就把几个
茶盅递给他，几盅浓酥油茶足够我们挼糌粑
吃了。我们班上的男生就在饭厅坐成一个圆
形，慢慢地挼糌粑，喝酥油茶，大家好不快
活。有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喝茶，一位个儿不
高的体育老师来到我们那里，和我们一道喝
茶聊天。这位老师当篮球裁判特别棒，学校
开运动会，甚至甘孜县开运动会都是请他来
当裁判，很少有误判，和我们挺谈得来，我们
都很尊敬他。他嘱咐我们早点休息，抓紧时
间去午睡。我们满口答应，但喝到高兴时，却
忘了老师的嘱咐，快到上课时间了还没有散
去。这时，值周老师来了，见我们喝得得意忘
形，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并问谁是班长，我
耷拉着脑袋举起了手。

“你怎么带的头，你要认真检讨！”他声
色俱厉地说。

我伸了伸舌头，连连点头称是。
下午是周末班会，按惯例班主任杨老师

要来主持会议。同学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雨的到来。杨老师步履轻
盈地来到教室，并没有板着面孔，我们的心
稍微放松下来，也许值周老师并没有告我们
的状。杨老师总结了我们班一周来的情况，
强调了今后的注意事项，并没有提及中午没
有午睡的事情，我心想今天可能没事了。

会后杨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
了中午的事情，我如实汇报了情况，主动承认
了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杨老师说，知错就改，这样很好。我相信
你们！喝茶聊天并没有错，但不能影响大家的
午睡，今后下午一点钟以前必须结束喝茶，抓
紧午睡，保证下午有充沛的精力去学习。

我如释重负般的离开了老师办公室。杨
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不因成绩好而宠爱
你，也不因成绩差而歧视你；他尊重每一个
学生的人格，不会因犯错在大厅广众之中呵
斥你，更不会因此而体罚你；他把每个学生
当朋友，有了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做深入细
致的思想工作，做到以理服人。杨老师的高
尚人格和细腻的工作作风教育了我们，使我
们受益匪浅，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师训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

也相继开展了起来，杨老师组织并鼓励我们
积极参加有益的各种活动。董哥参加了学校
的篮球队，代表学校打了不少场比赛，并获
得了较好名次。杨哥个头不高，但长得非常
结实，参加了学校的体操队，经常在单双杠
上显身手。我身体比较单薄，参加了文学组，
我们阅览了不少名著，如鲁迅、矛盾、老舍、
巴金、普希金、高尔基等作家的著作，我们还
组织一些讨论，交换阅读心得。有的同学还
写出了一些微型小说和小诗，我却什么也没
有写出来，因为我的经历太简单，生活积累
太少。但通过参加这一活动，培养了我的读
书习惯和对文学的热爱，这一习惯让我终生
受益，也让我吃尽了苦头。

学校要组织演讲比赛，杨老师鼓励我
们积极参与，我大着胆子写了一篇演讲稿，
送给杨老师审改。杨老师看后对我说稿子
写得不错，再作进一步修改，主题要鲜明，
层次要清楚，文章要短小精干。演讲时声音
要洪亮，口齿要清楚。按照杨老师的要求我
修改了演讲稿。

演讲比赛那天，郑富基校长也来参加演
讲会。据说郑校长过去做过地下工作，资格
挺老的，但他不修边幅，散乱着头发，穿着随
便，他的形象怎么也和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
者联系不起来，可他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
信，大家都非常敬重他。他的到来无形中增
加了我们的紧张感，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
来，抑扬顿挫地作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的演讲，全场悄无声息，演讲取得了预期的
效果。我的自信心得到鼓励，腼腆的性格开
始有所改变，敢在众人面前说话了。

随着天气转暖，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
热潮席卷全国，康巴高原也热闹起来了。我
们按照学生会的要求，四处去捡废铁，支援
甘孜县炼铁；每个班约有两分地，为了提高
产量，我们深翻土地，加施肥料，争取种出
甘孜县最大的萝卜和莲花白。当年，我们的
菜地获得了丰收，但比起甘孜农民的菜地
还是差了许多。

正是我顺风顺水的时候，我向共青团
组织提交了入团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没过多久，因为我家庭出身
不好，学校团组织没有批准我加入共青团
组织。这当头棒把我打晕了，我百思不得其
解，出身不好是我的错吗？我能选择出身
吗？我想我多舛的命运就此开始了，情绪开
始有些低落。其实我并不知内情，1957年暑
假，我们学校的老师全部到康定参加了反
右学习，有几位老师据说有右派言论而受
到了严厉批判，学校的政治风气开始发生
变化，老师们都谨言慎行，出身不好的学生
会干部受到质疑。后来还有人提出要撤换
我的班长职务，我的情绪更加低落。

杨老师找我谈心，他说出身不由己，
道路可选择，你既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就要坚定信念，不管风吹浪打，都要沿着
你选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反复
琢磨着杨老师的谆谆教诲，开始调整自己
的心态，决心夹起尾巴做人，认认真真学
习，踏踏实实做事，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是
一个革命者。

1958年秋，甘孜州在全州农区开展“四
反”（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运动，
甘孜师范抽出很大一批学生去参加“四反”运
动，杨老师极力推荐我去参加这一运动。我们
走后，留下的学生合班上课，他们组织了宣传
队，创作了不少新歌曲，编排了各种节目，到
各县宣传演出，配合“四反”运动的开展。

10月底，我高高兴兴地到了炉霍县觉
日寺，寺庙工作队把我分到“觉姆”（尼姑）
大队工作。工作组的同志动员我在他们那
里搭伙，我觉得这样也好，方便工作。哪知
他们中午和晚餐全是吃手抓羊肉，第一天
我还觉得不错，第二天就觉得全身无力，再
也无法咽下羊肉。我知道我是吃粮型的肚
子，全吃肉无法适应，我只好到大队部吃汉
灶伙食。说起觉姆的工作特别难做，在一个
学习组里，领头的发言怎么说，每一个人都
是一样的几句话。后来，几个大队发动起来
了，觉姆的工作才有了起色。但一个月后，
把我调到该县充古乡阿都村工作，我们白
天深入村寨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夜晚轮流
站岗放哨，防止土匪袭击。河对岸甘孜县的
贸易小组就被土匪袭击烧毁了。次年3月，

“四反”运动结束，我们回到了学校。
甘孜州决定在牧区县开展民主改革，

我们学校在参加“四反”运动的学生中选调
八名学生去参加石渠县的民主改革，我是
其中之一。我们又马上到在甘孜集训的民
改团报到，参加有关方针政策的学习。从
此，我结束了学习生涯，开始走向“社会大
学”，去阅读那部始终读不完的“社会大百
科全书”，认真领会人生真谛。

学习要结束时，我来到甘孜县烈士陵
园，那里一排排挺拔的白杨还没有冒出嫩
绿的叶子，高高的纪念碑昭示着烈士的功
绩。我找到了我姑妈家和我一起捉过野鸡
的小叔子的墓碑，墓碑上刻着“党的好儿
子”几个字，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他是在
我们走后抽调到甘孜县东谷乡参加“四反”
运动，他们几位在下村工作经过一片树林
时遇到土匪伏击英勇牺牲的，全校为他举
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追认为革命烈士。我
含着泪在他墓前肃立默哀，以寄托我的哀
思。他和我捉野鸡时的情景在我脑海中浮
现，我仿佛又清晰地看见了他鲜活的面容。
我们学校在“四反”运动中一共牺牲了三名
学生，他们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康巴高原，
长眠在洁白美丽的甘孜县城。在革命洪流
中，有人奋进，灵魂升华；有人退缩，生命沉
沦。在大浪淘沙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每个人
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应该如何选择
我生命的航向呢？我感觉陵园中无数双眼
睛注视着我，他们的精神鼓舞着我，我决心
毅然走向石渠大草原，去接受血与火的考
验，才能对得起长眠在这里的先烈们。

要离开学校了，心中恋恋不舍，舍不得
离开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舍不得离开
孜孜不倦教导我们的老师们，今后我们将
各奔一方，也许能够再相见，也许一辈子无
法再相会，心中充满了一种苍凉的感觉。临
别我去见了杨老师，他告诫我前进的道路
上不仅阳光明媚，也会荆棘丛生，希望我能
经受住各种考验，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谆谆师训，至今犹在耳旁。
（作者系州政协原副主席）

◎高亚平

冬天的记忆
◎荆林钢

康定气温陡降，冬天已在眼前，围着电暖桌
窝在柔软的沙发里品着香茶、玩着手机、看着电
视思绪却回到了儿时漫漫的冬季。

康定地处雪域，海拔较高，冬季长而且冷，每
年十月至下年四月都需要取暖设施帮助抵御凛
冽的寒冬。八十年代之前，可能是那时的房屋密
闭性更差，人口比现在少很多，感觉冬天比现在
更冷，而那时康定的电力供应非常紧张，取暖的
主要能源是木炭，主要设施是火盆。

计划经济时代，商业局在冬季都会定时定量
供应木炭，记得好像是每个户口本每月二十五
斤，这点量在寒冷的康定是很少的，特别是家里
有老人、病人和小孩的更本不够用，于是想尽办
法去雅拉、塔公甚至更远的雅江、道孚等地购买
木炭，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去石灰窑购买“敷糟（未
完全燃尽的木柴）”，或直用木柴，那时家庭做饭
的主要燃料也是木柴，灶膛里的“敷糟”、热灰也
是不错的取暖材料。

每家必备的四大取暖设备，一个火盆、一把
小铁铲、一把火钳、一把铁勺。

白天，大人们要完成各人的工作，孩子们要
上学基本没有时间聚在一起，晚饭后，是一家人
较空闲的时间，大人用小铁铲扒开火盆里厚厚的
热炭灰，将头一天埋在灰里还未熄灭的木炭亮出
来，然后添上一些生炭，火盆里的炭火慢慢燃烧
起来，红彤彤的映红了房间，一家人围着火盆坐
在小木凳上，老爸抽着烟卷、老妈补着衣裤或忙
着用铁勺添炭、再用火钳“捧火”，孩子们则叽叽
喳喳述说着一天的见闻，在火盆边置一木制的大
脚盆，一家人用火盆上煨着的热水泡脚，盆里夫
足挨着妻足、妻足压着夫足，大脚揉着小脚、小脚
依着大脚，一张抺脚布在大手和小手间传递着关
爱，一堆红炭让家人享受着天伦之乐，家家户户
欢声笑语，一幅温馨的图画。

烧火盆也是一道技术活，首先是“捧火”，用
火钳将较大的炭垒成架子，再把细碎的炭放在周
围形成中空的炭堆，这样既能保证充分燃烧又能
减少炭烟的排放，还能最大可能的节约木炭，谁
能把火“捧”好，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技能。其次
是“瓮火”，就是临睡前，用小铁铲将火盆内的热
炭扒开，将燃烧的木炭放在灰坑里堆码整齐，用
热灰将其覆盖，为了灰堆的至密及美观再用铁铲
背将灰堆压紧、抹光，这样能保证第二天盆内的
木炭既未熄灭又未燃尽。

除火盆外，还有一种白铁皮制作的炭炉子，那
时康定有个作坊叫“白铁社”，就是用铁皮制作水
桶、蒸笼、酒提、抽油枪等器具，炭炉子也是其主要
产品之一，每天老工匠们抽着旱烟、戴着花镜在操
作台上叮叮当当的敲打着铁皮，整条街都能听见，
制作出来的铁皮炉也非常抢手，几乎每家都有。

但炭炉比火盆更费炭，一般家庭不常使用，
更多的是用于办公室取暖，每天上班前各办公室
门口人们都在炉内放上炭用旧报纸引火，整个办
公区青烟缭绕，大家借这个时间交流着情感，互
通着情况，笑声、问候声此起彼伏充满生机。

学校教室也是用火盆取暖，但手巧的学生用
罐头铁筒，仿造的小铁皮炉也是惟妙惟俏，提在
自己手里，用各处捡来的炭渣取暖，为了配套还
用较粗的铁絲制作出的火钳也堪称工艺品，很多
家庭也都使用这种火钳。这样的小炉子从安全上
来讲有很多隐患，老师和家长并不支持。

上了年纪的老人会随身携带一种取暖设备
——“烘笼（儿）”，是用竹子编成的小提篮，里面
放置一个瓦钵，在瓦钵里放些燃烧着的细碎炭
渣，能够为老人们提供些许热量，渡过寒冷的日
子，看到小手冻得通红的孩子，老人们将小手拉
过来放到烘笼上，顿时一股温暖涌入全身。

火盆除取暖还有很多其它作用，埋在火盆的
热灰中烧出来的洋芋、红苕、苞谷，在炭火上烤出
的锅盔、牛肉都分外香甜可口，一家人边取暖边
吃着这些美食真是妙不可言，再喝上一碗在火盆
边煨热的青茶，那滋味就更不摆了。

冬天气温低，洗涤完的衣物不容易干，特别是
婴儿尿布换洗比较勤，于是在火盆上倒扣一个大竹
笼，用于烘干衣物、尿布等非常方便，围着火盆闻着
尿布上散发出来的气味，气氛依然炽烈。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康定电力
事业不断进步，供电数量及质量日新月异，加之
天然林禁采，木炭来源日趋减少直至断绝，取暖
方式也随着条件的改变日趋多样，电热毯、电炉、
空调、小太阳、取暖器、电暖桌、燃气炉、地热等进
入了千家万户、千楼万幢，康定还正在发展温泉
水暖，人们不再依赖木炭、火盆，电成为取暖的主
要能源，冬天也显得不那么寒冷了，生活方式也
更显丰富多彩。

火盆、木炭陪伴我们渡过了童年，送走了岁
月，留下了难忘。

今年南山市的天气有些反
常，整个春天，全市只零零星星
地落过两场小雨。那雨小的落到
人的身上，几乎没有感觉。有市
民开玩笑说，什么春雨，简直是
知了尿。但到了夏天，雨水却多
的有些邪乎，三天两头地落雨，
而且一下还是大暴雨。白花花的
雨点，打在人的脸上，还隐隐的
有些疼痛。就又有市民说，老天
爷是发神经病呢。不管老天爷是
不是发神经病，反正一落雨，天
气是凉爽了许多。往年炎炎夏
日，热得人袒胸露背的情形，今
年是很少见了。

7月27日清晨，南山市又下
了一场暴雨，暴雨一下一个多小
时，大街小巷，积水成渠。有的老
街巷，由于排水不畅，还出现了
雨水过膝的局面。大约八点半左
右，雨停了，雨水很快退去，交通
又恢复了畅通，街衢上又热闹了
起来。市民们也说笑着，走出家
门，该干嘛干嘛去。但卧龙巷的
居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
大雨已停了半个多小时，街道上
的积水依然没有退去，居民们依
然被困在家里。大家有些奇怪，
莫非排水管道出了问题，被什么
东西给堵住了？大伙儿在心里嘀
咕着，就有热心人，脱掉鞋子，赤
了脚，挽了裤腿，下到水里，寻找
下水井盖。究竟是卧龙巷的老居
民，常在这条巷子里出入，对巷
子里的情况熟悉，也就一根烟的
功夫，下水井盖就被他们找到
了。几个街坊撬的撬，抠的抠，七
手八脚的，把井盖给打开了。井
盖虽然打开了，但水流还是不
畅，很显然，有物件堵住了下水
管道。有人下手一摸，“啊——”
地一声，惊叫起来，脸色都吓成
了一张白纸。旁边的人忙问怎么
了，这人结结巴巴地说：“人，人
……，井里好像有个死人！”众街
坊一听，吓了一跳，连忙掏出手
机，给卧龙巷派出所打电话报
警。十分钟后，民警开着警车，拉
着警笛，闪着警灯，赶到了卧龙
巷。一看警察来了，众人很自然
地让开一条道，并向警察述说了
情况。两个警察，挽了袖子，将手
伸进井中，下手一拉，果然湿淋
淋地拉上来了一个女人，下水管
道刹那间也畅通起来，水迅速流
向井口，形成了一个好看的小漩
涡。也就十多分钟的光景，卧龙
巷的积水被排尽了。

被民警拉上来的女人，已经
死了。出警民警一看辖区内发生
了命案，一点也不敢怠慢，赶快
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所长一边
把案情上报分局，一边迅速赶到
案发现场。杜平那天也来了，辖
区内发生了命案，作为分局的一
把手，他义不容辞，应该到现场。
杜平听取了案情初步汇报，指示
分局刑侦大队和卧龙巷派出所
联手破案。但案子却并不那么好
破，专案组民警忙活了一个多
月，又是走访，又是摸排，却没有
一丝头绪。法医鉴定，也仅仅能
认定死者在三十一二岁左右，身
高一米六五，圆脸，唇上涂有口
红，系被人强奸后掐死，移尸下
水井中。至于死者是什么地方
人，因何被害，凶手是谁，却无人
能说的清楚。专案民警花钱在南
山市的各大媒体上打了寻尸启
事，也毫无作用。卧龙巷的居民
也说不认识被害女人，警方一下
子没有了目标，连一个可怀疑的
人都没有。杜平想，如果是居住
在卧龙巷的人作案，那案子做得
也太他妈的漂亮了。因为，案发
时节正是夏天，巷内乘凉的人
多，人们休息时，一般已经很晚
了，多在后半夜一两点中。早上
又有扫街道的清洁工和晨练者，
一句话，案犯作案的时间跨度不
会太大，也就三个小时的样子。
依他多年的办案经验，外来人员
作案的可能性又不大，原因嘛？
很简单，如果不是对卧龙巷情况
特别熟悉的人，谁又能知道这里
的下水井盖可以打开呢？但如果
真如他猜想的那样，犯罪嫌疑人
至今却没有露出丝毫的蛛丝马
迹，案犯的定力也太好了。这也
正是让杜平疑惑的地方。

杜平觉得自己这一段时日，
简直走的是背字运。常言说，人背
不能怪社会。但不怪这个纷乱的
社会，又怪谁呢？难道要怪他吗？

（未完待续）

1956年，我和无数青年来到洁白美丽的甘孜城，开始了
我的师范学校学习生涯，成为我命运转折中的重要里程碑。

润物细无声
◎金学文

南山 庆祝建州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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